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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移植的樹 莊偉傑

那個女孩，那個曾在公園裡默默守候的女孩

  西貝詩三首西貝詩三首

唐培良

正在消失的村莊
正在消失的村莊
回不去的童年
隔著透明的夏天
隔著古老的寓言和思念

土地神的手掌
托住山崖的羊和月亮
池塘呼救的蛙聲
在天空的沼澤聚攏……

夜晚，我化身為魚
游出都市摩天大樓的玻璃
翩然歸去……
蔓延的遺忘、孤寂
飄蕩在燈火輝煌的海底

酒吧·平行宇宙
夏夜，是相約的季節
酒吧，傾斜了一條長街——
紫桑果紛紛墜落，
  染藍平行宇宙的街口
蟲洞，若隱若現，
  百思不解的石榴
冥思苦想，

   直到脹裂它們的頭

沿月光的階梯，
  遙望幸福的量子
在風中尋覓——
  那世紀前的一往情深
那生死相依、
  永世不渝……

酒氣氤氲的百年老屋，
  一幅肖像
懸在高處，深陷的兩眼，
  目睹：
每個桌子上的歡呼
  每個椅子上的孤獨

鋼琴，奏著莫里哀
  “藍色的愛”。
黑衣侍者，從暗影中走來
他漠然一笑，杜松子、
  苦艾
在金光搖曳中綻開——

夜，在酒杯的泡沫裡蜷縮
數位化的幽靈，
  帶著律動的脈搏
而鳥兒，正在喚醒曙色
它們唱的是
   另一個世界的歌

藍色的沉醉
那時，樹靜風止
如水的時日
流成忘憂河的一支
流過村莊、城市

水畔的藍楹花青藍淡紫

從徹夜無眠到忘懷一切
忘憂河，終而復始
輪迴而不自知……

飄零的花瓣繽紛
水，用怎樣的憐憫
托住它們、再淹沒它們？
那沉淪的一瞬
漩渦像轉動的羅盤
眾神，在暗處深隱

而天空、風、流水
及水面上顫抖的光輝
讓萬物的孤旅
化為藍色的沉醉

一棵青蔥的樹，從一個半球移植到另

一半球。根須蔓延在不同的土壤，枝丫伸

展在不同的天空。

它將疏影橫鈄在光的縫隙中，任身後

陌生的風雨，抖落滿身的迷茫和浮塵，與

時間構成交叉和融合。然後，承受著另一

種陽光、露水或月光，像進行一次革命性

的莊嚴洗禮。

一棵移植的樹，生長的過程就是一種

生活。它有時孤單，有時芳菲；或靜，或

動。它迎風飛舞的枝蔓，在彼岸悄悄地散

發著體溫。

當回憶在空中馳閃而過，上空開闊一

片蔚藍的情愫，彷彿綿延成一條曲折迷離

的岸。

當海風撩響天邊的雲彩，我分明看

見，那是樹影隨風飄舞的裙裾，或如一面

經幡，掀動滿天霓霞。哪怕蒼天寂寥，星

月暗淡，它也不願讓自己沉沒於虛無。

一棵移植的樹，以沉靜的姿態立於岸

上，自然、從容，滿懷渴望，近乎決絕。

或清晰或朦朧，俨若一道風景。不願蕭

瑟，不僅守望，只為自由地生長和呼吸。

它用深情的目光，迎迓每一個黃昏或

黎明。驅使我張開的雙眼，如兩盞燃醒的

探照燈，試圖探悉它生命的海拔。

然而，它始終默然無語，影影綽綽，

彷彿是氤氲的一團夢。

在遙遠的彼岸，它張開著樹蔭，像

柔情慢板，隨日升伴日落，緩緩地滑入夜

幕之中。有時飄舞著幾片落葉，如一串梵

音，與時光的拔節聲遙相呼應，把季節打

造成一幅淒美的畫圖。

一棵樹的移位，迷亂我多年漲滿期待

的目光，多麼像一支縹緲的歌，讓寂寞的

枝葉次第翩飛靈性的翅膀，讓漂泊的孤魂

托起憂傷在雲夢中涅槃。

傾聽這棵樹的回聲，存一份情結；遙

想這棵樹的圖影，似一種傳說。當一場暴

風雨意外襲來，我雙手合十，心中只燃一

炷香，默默為之禱祝。

此刻，窗外春雨綿綿。儼若一場曖

昧，淅淅瀝瀝。往事漸漸從心底浮泛，依

稀模糊，人群中一個熟悉的背影晃來晃

去。驟然想起，一棵樹正獨守寂寞，任流

散的時光一次次把生命提升，抑或煎熬。

一棵生命樹，從一個空間移居到另一

個空間。樹影像它的名字，令我充滿綠色

的幻想。

循著它的影像，我看到，在異鄉，它

始終抱緊雙肩，抵禦風雨寒流的侵蝕；在

彼岸，它呈現出最美的青蔥，用綠意把蒼

涼覆蓋。

它依然孤獨地生長著，恣意伸展著

生命的枝條。縱有心事千千結，唯有無奈

地把一棵樹心分成兩半，一半在搖曳中指

向它的原生點，一半在風塵中伸向未知的

願景。當它在另一片新土紮下根來，承受

著日復一日的磨損，它能否重回生命的原

鄉？

在新的時空自由呼吸和伸展，是一

種美的感覺，也是一種美的疼痛。許多東

西一旦領略之後，隨之又在幻影里漸漸消

逝。

一棵移植的樹，一個漂移的生命體。

從開始尋找新的生長點直到最後枯萎寂

然，漫長而又短暫，注滿命定的淵藪。

而我，在一棵樹的移植中，體味到生

命的青翠與苦澀，美麗與滄桑，神聖與孤

寂。

這個故事，得從我的結婚證書上的那個

日期說起。

1985年3月13日，這個日子，乍看之

下，這是再普通不過的日子，然而它卻承載

著我生命中一段不為人知的故事，那段往

事，輕輕地隱匿在歲月的縫隙中，始終縈繞

在我的記憶裡。

1985年的那個春天，風輕雲淡，校園

裡柳樹吐出嫩芽，彷彿在告訴人們春天已經

悄然來臨。那時，我正準備著考研，心裡只

有一個目標——進入理想的研究生院，而外

語，成了我最大的絆腳石。為了彌補這一短

板，我把所有的時間幾乎都投入到英語的複

習中。每天白天，我坐在學校圖書館的角落

裡，整個人都埋在一堆書本與試卷裡。每

一頁的翻動，仿彿都在告訴我：“時間，時

間，抓緊時間。”然而，到了週末回家，我

卻面臨著不同的困境。家裡正在拆遷，臨時

的過渡房子狹小，既沒有學習的空間，也沒

有足夠的安靜。我只能帶著書本，走進附近

的公園，試圖尋找一片屬於自己的寧靜。

公園的早晨，空氣清新，綠樹成蔭。風

拂過，樹葉沙沙作響，周圍的世界彷彿在悄

然等待什麼。我總是習慣坐在靠近湖邊的長

椅上，面對著微風和藍天，把那些雜亂的思

緒暫時拋在腦後。公園裡有些行人悠閒地散

步，偶爾也會看到幾位老人在打太極，那種

閒適的氛圍讓我在緊張的複習中找到了片刻

的安寧。

那時，我並沒有注意到她，那個總是在

不遠處的長椅上坐著的女孩。她並不顯眼，

安靜地捧著一本書，目光時而低下，時而抬

起，看著湖面或是天邊飛過的鳥群。最初，

我只是偶爾注意到她的身影，覺得她也許和

我一樣，是來這裡尋求片刻寧靜的人。直到

有一天，那個女孩輕輕走到我面前，打破了

我們之間的默契與距離。

“這個句子的語法正確嗎？”她低聲問

道，聲音柔和而清晰，像是一縷輕風輕輕掠

過我的耳畔。

那一瞬間，我怔住了。她的目光溫和

而清澈，眼中帶著一種從容與不急。她似乎

並不著急得到答案，只是靜靜地等著。我回

過神來，微微笑了笑，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解

語法的細節，語氣中甚至有些許的自信，彷

彿自己能夠清楚地解答她的每一個疑問。而

她，只是靜靜地聽，偶爾點點頭，眼神中似

乎流露出一絲感激與好奇。

之後，我們在公園裡開始不時地碰面，

漸漸地，她也不再只是一個安靜的陌生人。

我們交換了關於英語學習的一些問題，偶爾

也聊起其他的事情。她總是溫柔的微笑，眼

睛里閃著明亮的光芒。而我，也常常被她那

份安靜的堅韌吸引，感覺到一種久違的舒適

感。每次對話過後，我總是有些不捨地離

開，心裡卻也有一些複雜的情緒在發酵，像

是某種奇妙的預感，告訴我她會在我生活中

留下某些不容易消散的印記。

然而，隨著複習的進展，我的注意力逐

漸被其他事情佔據。我開始幾乎每天都沉浸

在英語的世界里，公園的散步與她的身影，

也漸漸被時間帶走，消失在了我不經意的記

憶深處。

兩年後，1985年的春天，我已經站在

了一所師範學校的講臺上，成為了一名教

師。生活，似乎按照既定的軌跡前行。與女

友的關係也在穩定中漸漸發展，我們一同規

劃著未來，談論著婚姻與家庭，生活一切都

像是走在預定的軌道上，平穩而安定。然

而，命運卻再次向我拋出了一個難以預料的

曲線。

那一天，門房的大爺送來了一個信封，

我幾乎沒有注意到信封上的字跡，隨手拆

開了它。信的內容簡潔而直接，竟然是那個

女孩的來信。信中沒有多餘的文字，她只是

簡單地請求我到公園的老地方見一面。那一

刻，時間彷彿凝固了。她怎麼找到我的？她

為何突然找我？我從未告訴過她我的住址，

也沒有給她我的聯繫方式。她是如何得知我

在上海工作的？

我心中充滿了疑惑，卻也隱隱感到一種

無法抑制的緊張。把信遞給了女友，我們商

量了一下，決定我去見見她。我知道，這個

曾經與我擦肩而過的女孩，或許有些無法言

說的心情，等待著我去解開。

幾天后，我在約定的地方等她，公園依

舊是那片綠意盎然的天地，陽光從樹葉間灑

落，湖面上的波光閃爍。我坐在曾經與她相

遇的長椅上，內心的忐忑與不安難以言喻。

她來了，還是那樣安靜，還是那樣溫柔。她

站在我面前時，我愣住了，那雙眼睛里似乎

藏著太多未曾訴說的故事。

她看著我，眼中有些許羞怯和不安，但

更多的，是那種無聲的渴望與期待：“我喜歡

你。”她輕輕地開口，聲音幾乎帶著顫抖，“

我已經辦好了去法國的手續，外公給我安排了

一切。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

那一刻，我的心猛地一沉，彷彿有一

塊大石頭壓在了胸口。我不知如何回應她，

只是下意識地低聲告訴她：“我已經結婚

了。”她的臉色瞬間變了，眼中的光芒像是

瞬間熄滅，她不敢相信，眼淚在她眼中打

轉，卻始終沒有掉下來。

“你說謊的吧？”她的聲音哽咽，“你

不可能已經結婚。”

我重複著：“是真的，我已經結婚

了。”我心中充滿了愧疚與痛苦，可我知

道，這是一段無法改變的現實。她看著我，

沉默了良久，最後輕輕開口：“除非你給我

看結婚證，否則我真的不信。”

那一瞬間，我的心如同被狠狠地捏住了

一般。我無法辯解，無法言說，為了讓她相

信，我答應她：“三天后，我會把結婚證帶

給你看。”她沒有再說什麼，只是默默地看

著我，眼中那份痛楚和不舍，猶如深潭一般

深邃。

回到家，我將這件事告訴了女友：“

明天，我們去民政局登記。”第二天，1985

年3月13日，我們走進了民政局，辦理了結

婚登記。那一刻，儘管我知道自己做出了決

定，但心中卻有一種無法言說的沉重與壓

抑。拿到結婚證書後，我心中充滿了複雜的

情緒，這個小小的證書，代表了我與她、與

過去、與現實之間那無法跨越的鴻溝。

三天后，我再次來到了那個熟悉的公

園，找到了她。她依舊坐在長椅上，目光

定定地望向遠方。她看到我，眼中有一絲

期盼，卻也帶著無法掩飾的失落。遞給她結

婚證時，我的手指緊緊地捏住了證書上的日

期，生怕她發現那一刻的匆忙與不安。

她低頭看了一眼，眼中有淚水，卻沒

有再落下。她伸出手，輕聲說：“祝你幸

福。”她的聲音平靜得出奇，仿彿那份情感

已經不再為她所困擾。然後，她轉身，緩緩

地走向遠處的公交車站。

我站在原地，心如刀割。她的背影漸漸

消失在視野中，消失在我生命的某個角落。

而我，依舊站在這裡，懷抱著那份無法言說

的遺憾。

回到家，妻子已經在門口等著我。她

看著我，終於鬆了一口氣，笑著說：“你終

於回來了，真怕你跟她走了。”我無言以

對，只是心中默默歎息。那個女孩，那個曾

在公園裡默默守候的女孩，帶著她的期待和

失落，成了我生命中的一個永遠無法抹去的

痕跡。而那張結婚證書上的日期，彷彿成了

我人生中一道無法逾越的界限，既代表著承

諾，也深深鐫刻著那一段無法忘懷的往事。


